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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40年以后我回到母校，看到了这么多年轻的面孔，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伊朗核问题，感到无比激动和兴奋。

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1）从伊朗的角度看，伊朗为什么这么执著地要发展核技术?在这里我没有说核武器，因为伊朗官方从来不承认它研究或者生产核武器，所以我说的是核技术；（2）美国同伊朗到底敌对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跟伊朗关系这么紧张?（3）所谓的核不扩散体制实际上是什么情况?

伊朗为什么这么坚持要发展核技术呢?其实伊朗发展核技术不是新事情了。有的同学可能已经看到，伊朗开始研究核技术的历史实际上比我们中国还早几年。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伊朗还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开始了核研究，在美国的帮助之下搞核铀反应堆。1971年，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到70年代末，伊朗开始动工兴建核电站，就是现在布什尔核电站所在的位置是在当初联邦德国（西德）的帮助下搞的核电站。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的核计划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原因之一是伊朗的政权还没有站稳脚跟，原因之二是当初伊朗革命的精神领袖霍梅尼曾经说过：根据伊斯兰教教义，核武器是非人道的，所以伊朗应该停止搞核技术研究，因此布什尔核电站也停止了，在布什尔核电站的西德专家也都被请回去了。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一直打了八年，其中的牺牲和损失就不用说了。到了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以后，伊朗深感需要有核武器，所以又重新恢复了它的核研究。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也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美国出兵进攻伊拉克。在这场高技术的战争中，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进一步刺激了伊朗当局加紧对核问题的研究，所以到90年代初以后，伊朗核计划就加速了。90年代中期，伊朗的核计划除了布什尔核电站由俄罗斯帮忙建设之外，伊朗开始从事铀转化、铀浓缩等技术的研制。到了2002年，伊朗的核计划被伊朗反政府组织在联合国和国际媒体上透露出来，于是伊朗核问题开始被媒体炒热。2003年爆发伊拉克战争。伊朗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与英、法、俄三个欧洲大国谈判。首先迫使伊朗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附加议定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字本已经承诺了不研究、不生产核武器，这是肯定的，而且还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所谓“安全保障”就是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这个伊朗也是接受的。但是这种核查只是“我告诉你，我国内什么地方有反应堆、核电站或者核设施，你可以来查”这种意思，签订附加议定书就是表示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突击检查。虽然你是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但是如果不签订这个议定书，就等于你请他来检查，查我的客厅、书房可以，但是我的厨房、卫生间你不能查。但是签订了附加议定书就是什么时候愿意查都可以。开始伊朗很不愿意，但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也签了。2004年年底，伊朗又接受了自愿暂停所有的与浓缩铀有关的一切活动的协议。到了2005年8月份，伊朗又恢复了所有的核活动。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几次讨论。最近知道的是3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了主席声明，因为它知道了最近的军事演习。大致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其中，好多细节我今天没时间讲。今天就讲第一个问题：伊朗为什么这么执著地追求核技术?伊朗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为什么还要这么追求核能?我想是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是伊朗当前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第二个是伊朗的民意。

首先讲伊朗的民意。在座的同学可能有的了解，有的不太了解。由于西方媒体的宣传，加上美国管伊朗叫“无赖国家”或者“邪恶轴心”，中国人一般都觉得这个国家比较神秘。其实伊朗就是古代的波斯，历史很悠久，光文字记载就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可能比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还要悠久。它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2500多年前，它建立过横跨欧、亚、非三洲的波斯帝国，波斯人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人类的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近代，由于它的封闭、落后、固步自封，国家的发展就停滞了。再加上列强的争夺，近二三百年的近代史是波斯人比较屈辱的历史，是被列强争夺、分割、占领、侵略的历史，跟我们中华民族有一点类似。从18世纪开始，波斯成为大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争夺势力的范围、角逐的场所。到了19世纪初伊朗的南部发现了石油资源以后，伊朗又成为世界上各大石油财团掠夺的对象。尽管伊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但都被外国占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被英国和沙俄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被当初的盟军英国、美国、苏联占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伊朗保持中立，但由于盟军自身的需要——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所有的通道都被德国封死了，黑海、波罗的海的出口都被德国人封死之后，苏联需要一条盟军支援苏联的通道，伊朗就成了唯一的通道了——在英国和苏联的密谋之下，双方同时出兵，前者占领了伊朗的南部，后者占领了伊朗的北部，强迫当时伊朗的统治者退位，把他放逐到南非，后来又从南非把它放逐到毛里求斯，然后把他当时只有21岁的儿子扶植起来作为一个傀儡国王。1943年有名的由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与会的德黑兰会议，就是伊朗被占领之后三巨头在德黑兰开的会，当时的国王完全是个傀儡，后来被推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的势力逐渐退出伊朗，伊朗逐渐成为了美国的半殖民地。冷战期间，伊朗成为美国的亲密盟友，或者说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附庸国。美国包围苏联桥头堡的时候，伊朗境内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几大石油财团包括欧洲的大的石油财团都掠夺伊朗的石油资源。伊朗这样一个曾经有过辉煌灿烂文化的古老的民族，曾经建立过大帝国的这么一个国家，到二战之后，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沦落为美国的半殖民地。伊朗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它有一个强烈的悲情，强烈的民族主义，要求民族振兴、民族复兴。伊朗人强烈的反美情绪、伊斯兰革命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今天如果去问伊朗人的话，不管是伊朗当局、统治者，或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乃至大街小巷的普通百姓，问他们是否赞成伊朗拥有核武器，大概有80%到90%的人会告诉你非常赞成。伊朗人希望能够振兴自己的民族，希望能够重新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特别是在地区有影响的大国。有没有核能力，有没有核武器是当代世界上大国的一个重要项目。我曾经在2003年和2005年两次去访问德黑兰，在那儿我问过很多学者甚至普通百姓、商人：“你们是否同意伊朗或你们的政府搞核计划?”他们说：“为什么不同意?我们北面的俄罗斯有核武器，东面的印度、巴基斯坦有核武器，西面的以色列也有核武器，为什么伊朗作为一个大国就不能有核武器?”所以说伊朗这么执著追求核技术是有强烈的公众基础的。如果现在伊朗的官员、伊斯兰政府轻易放弃浓缩铀计划，轻易放弃了核技术的话，在国内恐怕民意不允。这是从民意的基础看。

第二个就是伊朗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我见过几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退休官员发表的文章，他们在职期间，对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意图曾经做过详细的调查。他们调查的结果是伊朗之所以这么执著地追求核武器是因为伊朗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伊朗确实不安全，特别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伊朗非常担心或惧怕遭到像伊拉克的结果。尤其是2003年美国军队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高科技占领伊拉克、逮捕了萨达姆之后，美国的军队占领了伊朗东面的阿富汗和西面的伊拉克，美国的舰队、航空母舰就在波斯湾、印度洋存在着，伊朗深感自己的安全没有保证，它迫切地需要拥有核能力、核技术作为捍卫自己的一个威慑力量。不仅伊朗人这样认为，美国的中央情报官员通过调查也觉得伊朗主要是处于这样的考虑。这是第二方面的原因。

下面说第三个原因。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伊朗在2003年曾经一度做过妥协，譬如在同英法谈判时，伊朗同意签订附加议定书，就是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突击核查，甚至在2004年的时候同意暂停浓缩铀计划，但是到了2005年8月又突然重新恢复铀转化，并且于2006年1月份恢复了浓缩铀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伊朗看到了美国处境的困难，或者说2003年、2004年伊朗作出妥协是不得已的。伊朗看到美国占领伊拉克，这种强大的威慑力量迫使伊朗不得不做出让步。但是到了200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占领伊拉克两年之后，伊朗看到美国在伊拉克的15万军队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却陷入了伊拉克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伊拉克遇到了极大的困扰。此时伊朗几乎可以确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能力打第二场规模比伊拉克更大的战争。这就促使伊朗当局在2005年的时候下决心重新恢复所有的浓缩铀活动。伊朗核问题的难度就在于伊朗决不愿放弃独立自主掌握核技术的权利。譬如它同俄罗斯的谈判。俄罗斯提出把伊朗的浓缩铀的活动转移到俄罗斯境内，伊朗提出在自己境内还得留一小部分研究的机构，这就可以看出伊朗有一个底线，必须要独立自主掌握核技术，特别是浓缩铀技术。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铀的加工过程，可能有的同学知道，但有的还不知道。铀矿石里面含有用来制造核电站或核武器的燃料，平常叫铀235。它的含量很低，一般只含有0.735%，所以铀矿石要经过好几道加工。第一道程序是将铀矿石提炼成二氧化铀，俗名就是黄饼；下一步是铀转换，就是把二氧化铀或者黄饼变成气体四氟化铀，再从四氟化铀变成六氟化铀，变成高浓度的气体；第三步是比较关键的一步，即铀浓缩，通过成千上万台的离心分离机把六氟化铀灌进去，把六氟化铀金属化，变成铀235或用于核电站燃料的金属棒，或者进一步把它变成核弹。当然，它的丰度是不一样的。我这里有一份资料显示，用于核电站的铀235的丰度是3%，而用于核武器的丰度是80%或80%以上。而一旦你掌握了铀浓缩的技术，即掌握了丰度3%的核燃料技术以后离把它提高到80%只有一步之遥，这等于你已经掌握了核武器。争执就在这里。伊朗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里的规定，承诺不研究、不生产核武器，但签字国有权和平利用核能，而且有核国家有义务帮助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一个不是很公平的地方，就是它规定世界上174个国家里只有5个国家允许拥有核武器——美、英、法、俄、中，剩下100多个国家都不允许研究和生产核武器。伊朗现在就在法理上充分利用这一点，从法理上来说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它说我现在是和平利用核，我只制造丰度3%的铀235，我有权和平利用核能。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承认了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欧洲也承认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美国刚开始说虽然你是个签字国，但你是个“无赖国”，所以你无权，那么你无权和平利用核能。但是在这次安理会的主席声明里美国做出了妥协，承认了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可是伊朗要建立信任，大家对它缺乏信任，到底有没有搞核武器?大家对它还有所怀疑。这是我讲的第一方面的问题，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不管再怎么施加压力，伊朗很难让步。

还有一个就是从伊朗国内的形势这个角度来看。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经过了27年，这场革命我是亲身经历过的。过了27年之后，这个国家建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高度政治化宗教化的国家，没有多少心思放在发展经济这上面。很可惜的是这么一个世界上第四大石油产油国、OPEC里第二大产油国，它的人民并不富裕，日子过得并不好，经济并不发达。原因就是在伊斯兰革命27年中，这个国家、这个新的政权花了大量精力搞政治，搞国内的政治斗争和国际上的政治斗争。它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武器，包括核能、导弹和其他先进的武器。但是27年以后，伊朗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的形势发展了，冷战结束了，很多亚洲国际趁着全球化的形势飞速发展，特别是像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可是伊朗的经济几乎是在原地踏步。伊斯兰革命的时候，人均GDP是2000多美元，到现在还处在这个水平甚至更低于1995年。我离开伊朗的时候，比价是1个美元比3000里亚尔。最近我从伊朗回来的同学说是1个美元比9000里亚尔，贬值贬得很厉害，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很不容易，很辛苦。在这种形势下，再加上年轻一代的成长，它的情况就跟我们很不相同。伊朗的人口有70%年龄在30岁以下，大批的年轻人都是革命以后出生的。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强烈的反美国家，到处都是“打倒美国”的口号，在旅馆里、商店里、马路上，到处都有“打倒美国”的口号，甚至你进到一些大的写字楼或者商店门口擦脚的那个地方，一块毯子画着美国的国旗，让千人踩、万人踩。他们就是这样来侮辱美国。尽管这样，伊朗的年轻人还是非常迷恋于看美国的大片。电视上不让演，盗版的美国大片到处都有。年轻人的上网率也非常高。伊朗虽然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很多伊朗年轻人都在美国留学。在美国，除了华人以外，伊朗人可能是第二大的外国学堂，特别是洛杉矶。洛杉矶的伊朗人就有200万，所以人家说笑话说可以把Los Angeles改名改成Irangeles。200万伊朗人他们有自己的商店、报纸、电视台、广播等，所以伊朗就处在这么一种情况中：大批年轻人在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下恐怕有股强大的思潮要求发展经济、改变经济。国家不能老这样下去，天天喊政治口号，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要求改革。1997年有一位总统上来，可能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哈塔米。1997年到2005年他统治的八年时间里，他主张在伊朗要做一些改革，就是在现有的伊斯兰体制下让经济市场化，政治适度开放，对外关系提倡文明的对话。这个政权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要改的话势必要涉及人民的初衷。一些很守旧很革命的人会拿出1979年革命精神领袖霍梅尼说的一些话来说你“违背了领袖的知识”。还有就是27年以来已经形成了好几个由宗教人士组成的利益集团。如果同美国的关系真的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真的改善，伊朗国内的经济市场化、政治适度开放的话，那些利益集团势必要受到冲击。在2005年的伊朗总统选举中出现了一匹“黑马”，最近很多人都说他胡说八道，实际上也不是胡说八道，他说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这句话是27年前伊朗人就喊过的口号，他无非是把这个老的口号拿出来再说一遍。我们可以看出伊朗国内整个政治的右倾化。伊朗的统治集团也需要某种外力来对它施加一些压力，来促进它国内改革西方化的势头的发展。我看到美国研究机构的一篇文章，讲的很有意思，它说美国国内有新保守主义，实际上伊朗国内也有新保守主义。这指的就是那些保守派。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保持美国和伊朗的敌对关系。保持了美国同伊朗的敌对关系，新保守主义背后的军火集团就有钱可赚，有事可做，石油集团就有利益可得。保持敌对对伊朗的保守派来说就可以巩固他们在国内的地位。这恐怕是从伊朗国内来说的。

那么从伊朗同美国之间的关系、从美国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为什么要对伊朗采取这样的态度?我说过，伊朗的核问题说到底是美国同伊朗的问题，不是伊朗同西方国家的问题。同是核问题，印度有核武器，美国就可以装作没看见，赞同印度签订核能合作协议；以色列有核问题，美国可以不管。为什么伊朗有核武器，美国就不能允许?关键是美国把伊朗这个政权看成是敌对的一方。2006年美国的防务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份报告明确提到伊朗是对美国构成威胁最大的单一国家，把伊朗单列出来。为什么美国这么敌视伊朗?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公众的因素；一个是美国战略上的需要。公众的因素就是伊朗做了一件很伤害美国人的事情，就是1979年的“人质事件”，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1979年11月4日，伊朗的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馆，扣押了美国52名外交官，扣押了444天。这在美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很多美国人把这件事情看作是自越战以后美国受到的最大侮辱，它羞辱了美国人。1980年52名人质乘飞机回到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各个大城市、千家万户的门口或树上都挂满了黄丝带。美国人挂黄丝带就是对亲人的怀念，或者欢迎亲人归来。事过27年，美国人还耿耿于怀，不忘记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伊朗现在的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2005年8月份当选之后，美国就有媒体拿出一张照片来说这位总统曾经参加过当年绑架美国人质的活动，指出照片里有一个人长得很像他，而且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据说几位人质出来作证说见过这个人，称这个人就是当年扣押他们的人。不管有没有这件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他们心灵上的伤痛。过去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称伊朗为“无赖国家”、“流氓国家”，我看美国80%的百姓都会接受这种说法。当布什在2002年把伊朗作为“邪恶轴心”的时候，也许你说朝鲜、说伊拉克有的美国人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你要说伊朗的时候，许多美国人都会接受，就是因为“人质事件”对美国的公众影响太深。直到今天，当年被扣押的人质里还有一批人在打官司，要求伊朗政府赔偿他们当时的精神损失费。这件事情在美国公众当中造成了影响。“人质事件”发生在卡特当总统的时候。每当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再加上小布什，历届总统要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在美国国内遭遇反对的概率是比较小的。这是从美国公众的角度来讲。

从美国的战略上来讲，它不只是从感情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美国的执政者、美国的历届总统或者政府，恐怕不光会从感情上考虑。“人质事件”是每届总统用来煽动美国公众情绪的一个工具，但是作为统治者来讲，真正要把伊朗作为一个敌对的国家、作为对自己这么一个大国具有威胁的国家来对待，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伊朗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大家可以看看地图，伊朗的面积是165万平方公里，跟我们的新疆差不多大。在中东地区，它是伊拉克的3倍，大概比沙特阿拉伯的面积略小一点。还不在于它面积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它的战略地位。它的北面是高加索和中亚，西面是阿拉伯世界，南面是波斯湾，东面是南亚次大陆。它是在这么几个重要板块的交叉口，历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谁要统治这个世界，谁要称霸这个世界，没有伊朗是不行的，伊朗是必定要去争夺的。所以从18世纪直到20世纪末，大英帝国也好，沙俄也好，当初的美国、苏联也好，都要争夺这块地方，因为这块地方战略位置实在太重要了。过去冷战年代，这个地方是由巴列维统治，充当美国的傀儡，而且还充当美国在波斯湾的宪兵，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美国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做梦也没想到1979年会发生这么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对美国战略上造成的损失是什么?1979年发生这场革命时，美苏处在冷战的状态。当初美苏势力的界线就是伊朗和苏联的边界线。由于伊斯兰革命的发生，美国的势力范围从伊朗同苏联的边界一下子退到了波斯湾。伊朗不仅成了一个美国所不能施加影响的地方，而且成了一个强烈的反美国家。伊斯兰革命之后，在伊朗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且是用宗教手段来凝聚自己的国家，成为这个地区的大国，用宗教的手段高举反美大旗，挑战美国的种种势力。像这样一个国家，美国是不允许它存在的——不是说不允许伊朗存在，这个国家是搬不走的，而是不允许这样一个政权存在。所以说美国在伊朗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要取消伊朗的核能。设想如果伊朗现在是一个亲美的政权的话，伊朗的核问题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美国还可能会支持它发展核武器。恰恰是因为这个政权是个反美政权，是一个由政教合一统治的政权。所以美国最终的目标是要改变这个政权。美国的国会最近还通过了决议案，美国政府拨款七千五百万美元专门从事所谓的“在伊朗推行民主自由”，其实是要推翻这个政权。所以从美国这个角度讲，它不光是简单地仇恨这个政权，而是这个政权成为美国在全球称霸或者是控制中东或欧亚板块一个最大的障碍，不除掉这个障碍，美国不可能真正夺得世界霸权。这是美伊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用美国的话来说就是一旦伊朗这样的政权获得了核武器，它就可以用核武器来威胁美国，就可以用核武器来威胁我们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会给美国制造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在目前还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伊朗已经有相当大的能量。美国自己可能还没有估计到伊朗有多大的能量。伊朗本身不讲，伊拉克60%的人口是伊斯兰什叶派。因为伊朗本身是全世界什叶派的大本营，所以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要解决伊拉克问题离不开伊朗。另外，在黎巴嫩的真主党几乎是伊朗一手建立起来的，对真主党的影响也很大，再加上巴勒斯坦哈马斯影响很大，所以美国把伊朗作为单个的最大问题是有它的理由的。因此解决伊朗核问题，关键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敌对问题。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待“核不扩散体系”。世界上现在有两个核问题，一个是朝核问题，一个是伊朗核问题，这两个核问题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国家都是被美国列为“邪恶轴心”的国家，而且都是美国的敌对国家。不同的是，朝鲜早就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不承担任何义务，而且朝鲜已经公开宣布它已经拥有核武器了。伊朗恰恰相反，它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它承担了不研制、不生产核武器的义务，然而伊朗不承认它在研制核武器。这就很有意思，朝鲜说我已经拥有核武器了，美国人说我不相信你有核武器；伊朗说我没有核武器，美国人却认定它肯定要搞核武器。现在“核不扩散体系”本身面临着威胁，说得严重一点，甚至面临着崩溃的危险。核武器最初使用是1945年，就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用了这么一次，在那之后，没有人再用过。恰恰就是美国在用了这一次核武器之后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威慑，在心理上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使得全世界的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对核武器趋之若鹜：要想称霸的国家想利用核武器作为威慑别人的一种手段，处在弱势的国家想要拥有核武器来保卫自己。比如我们中国，60年代当我们处在弱势的时候，我们勒紧裤带要把我们自己的核武器研制出来，那是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弱势国家趋之若鹜，都想搞核武器，不是因为要用它，而是希望能够获得核武器的威慑力量。尽管有了《不扩散核条约》，有174个国家在《不扩散核条约》上签了字，又有多少国家真正在遵守呢?首先美国自己就不遵守。我这里有个统计数字：现在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是10500个，俄罗斯有18000个，英国200个，法国350个，中国是400个——这是外国统计的，我不相信我们有这么多的核弹头，印度是60—90个，巴基斯坦是28—48个，朝鲜还是X——大家还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以色列未知。全世界加起来超过30000多个核弹头，这30000多个核弹头足以把我们这个地球毁灭很多次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去用它。核武器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当年那么神秘了。一些核技术在黑市上都可以买到，比如伊朗生产浓缩铀所需要的离心分离机。现在伊朗已经安装了164台离心分离机。但是生产一个核弹大概需要25公斤的铀235。生产25公斤的铀235需要离心分离机可能得有几千台甚至上万台。据说伊朗已经拥有的2000台离心分离机的零配件就是从黑市上买来的，就是说从黑市上都能买到这种核武器的零配件和核武器的技术。后来事实证明了就是巴基斯坦的很有名的所谓核弹之父卡迪尔•汗把它卖出来的。后来查出来的朝鲜的核技术、利比亚的核技术、伊朗的核技术都是从他那里通过黑市得到的。所以“核不扩散”这个体系一方面在拼命约束它，另一方面美国自己在破坏它。这个游戏规则是美国自己规定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五大国可以拥有，其他国家不允许拥有。但实际上美国自己在破坏。美国拒绝在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上签字。第二个是美国不增加核弹头数量，但却在不断精化它的武器，这是个公开的秘密，而且美国从来不提以色列的核武器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2月4日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需要35个理事国通过。其中有的理事国是阿拉伯国家，美国要拉这批国家特别是埃及这些国家的票。但是埃及这些国家明确提出如果要通过这个决议，一定要写明一条：中东地区应该实行无核化。这句话暗指以色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美国坚决不同意。美国为了要拉拢这些票，最后做的妥协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中东地区应该成为一个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区。这样才勉强通过。对印度也是这样，印度已经有了核武器了，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不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跟印度另签订了一个《和平利用核合作》条约，虽然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不可以这样的，所以说美国自己在破坏“核不扩散体系”。美国一方面要维护“核不扩散体系”，另一方面又破坏它，这是因为美国实行双重标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到底伊朗的核问题会不会打起来?打起来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因为据我知道，美国五角大楼制定了五六个打击伊朗的方案，已经放到了白宫布什总统的桌子上了。问题是布什总统能不能在政治上下这个决心。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美国五角大楼曾经用沙盘推演的方法模拟军事打击伊朗、进攻伊朗，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所谓打起来，无非是两种打法：一种是定点打击，科索沃式的，军队不进去，但用巡航导弹、用隐形飞机打击美国选中的战略目标——伊朗核设施；第二种方式是伊拉克式，即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方式，海陆空全面出击，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占领伊朗。我想第二种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因为美国现在在伊拉克是15万军队至今还抽不出来，而且到何年何月才能抽出来布什自己都不敢说。布什说过他认为他的任期结束以后，美国军队还要留在伊拉克。美国陆军一共就48万，其中有15万在伊拉克。伊朗领土比伊拉克大三倍，人口比伊拉克多三倍，如果美国再派军队去占领伊朗，伊朗的综合国力、国内的凝聚力、动员力都要超过伊拉克，所以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定点打击。但是定点打击，美国恐怕也要考虑再三。最近大家都看到了，电视上反复播这样的镜头：伊朗的鱼雷、导弹有多大的攻击能力，能够避开雷达的探测等。当然，我不是军用专家，我不知道伊朗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即使伊朗有这个能力，美国同伊朗开战，我相信伊朗也不是美国的对手。一个超级大国要对付伊朗这样的国家，哪怕它有中东最强的军事实力，它还是不能成为美国的对手。如果要定点打击伊朗的话，它的政治影响就是中东一片大乱。最近中、俄、美、英、法、德六国外长在柏林开会，会议结束后六国外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们李肇星外长没去，戴秉国副外长去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中东已经够乱了，我们不要再添乱了。”这就意味着如果美国空中袭击的话，伊朗恐怕会放开手脚在中东跟美国作战。为什么现在美国愿意同伊朗谈伊拉克问题?因为美国深知解决伊拉克问题离不开伊朗。伊拉克现在的总理贾法里在伊朗流亡了10年，讲一口流利的波斯语，同伊朗的关系千丝万缕，包括它现在的总统都同伊朗的关系非常密切。再说伊拉克的宗教领袖西斯塔尼是伊朗血统，而且他现在还拿着伊朗的护照。据说去年选举的时候大家建议他去参加投票，但是他拿的是伊朗的护照不能投票，有人建议他换一个伊拉克护照，他说我本来就是伊朗人为什么要换护照?坚持不换。伊朗人和伊拉克人几乎很难分得清楚。所以伊朗要在伊拉克做点手脚太容易了。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伊朗对伊拉克的局势还是非常克制的。一个它不想同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闹翻；第二个是伊拉克大乱起来对伊朗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对伊朗实行军事打击，我相信伊朗会在伊拉克放开手脚干。另外，黎巴嫩的真主党也是伊朗的一张牌，它会放开手脚干。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也是伊朗的支持者，他们都会放开手脚干的。到时候中东出现一片混乱，美国怎么来收拾这个残局?这些后果恐怕美国也不能不考虑。美国不是说没有考虑，而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强烈地主张“晚动手不如早动手”。我记得2003年当美军占领巴格达、美国已经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时候，美国很有名的新保守主义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理查德•珀尔，“邪恶轴心”的演讲稿就是他起草的——他有一句名言说：“只有懦夫才会止步于巴格达，应该把自由的火炬传递到德黑兰去。”所以，美国对伊朗的野心是非常明确的。问题就在这里：打了以后怎么办?这个政治后果美国不得不考虑的。还有一个大家不要忘记，布什当总统还有两年，美国历届还没有一个总统在他任期内连续打两场战争，而且一次比一次大。还剩下两年的时间，他是否愿意再打一次大的战争，我想他更愿意把这个烫手的生意交给下一个总统去做。有一个笑话说布什愿意把这个烫手的生意交给希拉里去做。能不能打起来大概也就这样。

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谢谢大家!

(2006年4月7日)

演讲者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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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黎明

北大微讲堂：故宫与故宫学
 郑欣淼

北大微讲堂：人际的魅力——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邓世英

北大微讲堂：实用心理学漫谈
 卓依

北大微讲堂：当前中国和世界石油形势的几个显著特点
 王能全

北大微讲堂：关于探索金星与火星的奥秘
 焦维新

北大微讲堂：颠覆电视
 黎瑞刚

北大微讲堂：正确认识佛教
 楼宇烈

北大微讲堂：蓝海战略与资本运作
 谭智

北大微讲堂：紫禁城中的佛教世界——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文化观察
 王家鹏

北大微讲堂：成败晋商——传统商帮的兴起与衰败
 周建波

北大微讲堂：道教的生死观
 郑志明

北大微讲堂：中医与传统文化
 楼宇烈

北大微讲堂：大学：大人之学
 唐代兴

北大微讲堂：透视“万岛之国”印度尼西亚
 梁敏和

北大微讲堂：《源氏物语》在中国
 文洁若 张龙妹

北大微讲堂：女娲神话的民俗研究
 王娟

北大微讲堂：毛泽东与北京大学的三段情缘
 萧超然

北大微讲堂：电影中的北大与北大人的电影
 李道新

北大微讲堂：北大的源头在哪里？
 王东

北大微讲堂：清宫意大利画家郎世宁
 聂崇正

北大微讲堂：普京当政时的俄罗斯
 季志业

北大微讲堂：从冰穹A到可可西里
 陈晓夏

北大微讲堂：动物的语言与意识
 苏彦捷

北大微讲堂：从地震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崛起
 朱峰

北大微讲堂：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未来
 李民骐

北大微讲堂：中西价值观的渊源与比较：家-国-天下
 辜正坤

北大微讲堂：如何在一流期刊上发表管理学研究论文
 徐淑英

北大微讲堂：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林毅夫

北大微讲堂：像水一样的生命流过
 俞敏洪

北大微讲堂：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的终结与我国的对策
 苏剑

北大微讲堂：巴菲特、索罗斯、比尔•盖茨成功的比较
 廖理纯

北大微讲堂：天文望远镜的发展和成就
 苏定强

北大微讲堂：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方汉奇

北大微讲堂：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闻史
 陈力丹

北大微讲堂：政府新闻发布和对外传播
 郭为民

北大微讲堂：学做发言人的体会与思考
 毛群安

北大微讲堂：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张亚光

北大微讲堂：俄罗斯选举及其外交策略选择
 邢广程

北大微讲堂：人生的阳光
 李连杰

北大微讲堂：载人航天与天宫实验室
 焦维新

北大微讲堂：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霍德明

北大微讲堂：中国能否应对日益严重的水危机？
 郑春苗

北大微讲堂：当前中国的房价问题
 苏剑

北大微讲堂：选择的智慧
 李开复

北大微讲堂：“文学”如何“教育”
 陈平原

北大微讲堂：创新和技术发展
 陈十一

北大微讲堂：国际政治研究与中国对外战略思考
 王缉思

北大微讲堂：机遇•使命•创新•人生
 王阳元

北大微讲堂：经济学家看法律、文化与历史
 张维迎

北大微讲堂：聚焦城市环境(PM2.5，雾霾，空气污染)
 邵敏

北大微讲堂：品位与职位──中国古代官阶的历史变迁
 阎步克

北大微讲堂：台湾经济的奇迹
 林毅夫

北大微讲堂：天下之中与日中无影——神话想象天文学及其意义
 王邦维

北大微讲堂：文明与地理
 王恩涌

北大微讲堂：我所理解的医疗体制与医患关系
 柯杨

北大微讲堂：医学发展的人文与科学问题
 顾晋

北大微讲堂：中国经济运行的几个问题
 厉以宁

北大微讲堂：中国文化的精神
 楼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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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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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微讲堂：漫谈负责任的科学研究
 陈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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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俭明

北大微讲堂：走进分子世界——从分子磁性谈起
 高松

北大微讲堂：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与分享
 张平

北大微讲堂：数学、科学与技术
 田刚

北大微讲堂：如何在一流期刊上发表管理学研究论文
 徐淑英

北大微讲堂：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林毅夫

北大微讲堂：像水一样的生命流过
 俞敏洪

北大微讲堂：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的终结与我国的对策
 苏剑

北大微讲堂：巴菲特、索罗斯、比尔•盖茨成功的比较
 廖理纯

北大微讲堂：天文望远镜的发展和成就
 苏定强

北大微讲堂：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方汉奇

北大微讲堂：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闻史
 陈力丹

北大微讲堂：政府新闻发布和对外传播
 郭为民

北大微讲堂：学做发言人的体会与思考
 毛群安

北大微讲堂：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张亚光

北大微讲堂：俄罗斯选举及其外交策略选择
 邢广程

北大微讲堂：人生的阳光
 李连杰

北大微讲堂：载人航天与天宫实验室
 焦维新

北大微讲堂：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霍德明

北大微讲堂：中国能否应对日益严重的水危机？
 郑春苗

北大微讲堂：当前中国的房价问题
 苏剑

北大微讲堂：选择的智慧
 李开复

北大微讲堂：“文学”如何“教育”
 陈平原

北大微讲堂：创新和技术发展
 陈十一

北大微讲堂：国际政治研究与中国对外战略思考
 王缉思

北大微讲堂：机遇•使命•创新•人生
 王阳元

北大微讲堂：经济学家看法律、文化与历史
 张维迎

北大微讲堂：聚焦城市环境(PM2.5，雾霾，空气污染)
 邵敏

北大微讲堂：品位与职位──中国古代官阶的历史变迁
 阎步克

北大微讲堂：台湾经济的奇迹
 林毅夫

北大微讲堂：天下之中与日中无影——神话想象天文学及其意义
 王邦维

北大微讲堂：文明与地理
 王恩涌

北大微讲堂：我所理解的医疗体制与医患关系
 柯杨

北大微讲堂：医学发展的人文与科学问题
 顾晋

北大微讲堂：中国经济运行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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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微讲堂：后改革时代中国城市收入的不平等
 谢宇

北大微讲堂：从利率失效到汇率失效
 许维鸿

北大微讲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什么
 刘国恩

北大微讲堂：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厉以宁

北大微讲堂：中日相互报道的难点与误区
 卓南生

北大微讲堂：舆论现象与民意的地位
 刘建明

北大微讲堂：重返先锋：文学与记忆
 苏童

北大微讲堂：创新的未来
 李开复

北大微讲堂：沟通是一种能力
 敬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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